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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像学视域下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
植物纹样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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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目前有关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纹样的研究多集中于平面化描述,对植物纹样的梳理及对

植物纹样深层意义的研究则存在空白.使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“形式描述Ｇ寓意分析Ｇ文化阐释”三

层次分析框架理论,结合文献分析与实物考证方法,描述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纹样中植物纹样在

造型、排列、色彩３个维度上的独有特征,分析不同植物纹样蕴含的祛邪再生、吉祥长寿等吉祥寓

意,阐明其背后的楚文化基因、神仙思想及阴阳五行的文化逻辑.研究填补了汉代植物纹样系统性

研究的空白,为汉代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维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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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iconologicalstudyofplantpatternsinsilkfabricsunearthedfrom
theMawangduiHanTom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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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Uptonow,mostresearchonthepatternsofsilkfabricsunearthedfromtheMawangduiHanTombhasfocusedon
flatdescription,butagaphasbeenrecognizedinthesystematiccombingofplantpatternsandexploringtheirdeepmeaning．
UsingthethreeＧlevelanalyticalframeworktheoryof“formaldescription implicationanalysis culturalinterpretation”from
Panofsky＇siconographyandcombiningthemethodsofliteratureanalysisandphysicalverification,theuniquecharacteristics
ofplantpatternsinthesilkfabricsunearthedfromtheMawangduiHanTombweredescribedinthreeaspects:modeling,

arrangement,andcolor．Theauspiciousmeaningsofdifferentplantpatterns,suchasdispellingevil,regeneration,and
auspiciouslongevity,wereanalyzed,andtheChuculturalgenes,immortalthoughts,andtheculturallogicofthefive
elementsofyinandyangunderlyingthesepatternswereclarified．ThestudyfillsthegapinthesystematicresearchonHan
DynastyplantpatternsandprovidesanewinterpretivedimensionforHanDynastyarthistorystudies．
Keywords:HanDynastysilkfabric;plantpattern;iconography;visualanalysis;culturalmetaphor

　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以其精湛工艺与丰富

纹样,成为研究汉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的重要载体.
目前有关马王堆汉墓丝织品纹样的研究多为平面化

描述,对于丝织品纹样中植物纹样研究主要呈现两

种倾向:一是聚焦纹样的本体与工艺技艺,如张爱

丹[１]对茱萸纹进行了形态特征及其演变的分析,李
雨欣等[２]对马王堆印花敷彩纱工艺步骤进行分析,
并探讨其现代应用,水野夏子[３]进行了信期绣图案

构成及制作工艺复杂性的分析;二是少量触及纹样

的象征功能,如辛艺华等[４]通过分析茱萸纹的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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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演变,揭示了汉代神仙思想影响下茱萸纹所传递

的文化信息.总体而言,有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

织品中植物纹样的系统分析较少,现有的研究造成

了纹样“形制描述—功能推测”的二元割裂,既忽视

了纹样作为“文化复合体”的多元意义,也弱化了纹

样与自然、人文、礼制的互动关系.图像学作为艺术

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,强调通过图像的视觉符号揭

示其潜在的文化语义与思想内涵.潘诺夫斯基[５]

图像学三层次分析法,即第一层次前图像志描述、
第二层次图像志分析、第三层次图像学阐释,能够

系统地将纹样的形式特征、象征意义与文化逻辑逐

层解构与整合.这一研究视角既契合丝织品植物

纹样作为复合文化符号的特质,又能突破传统工艺

史研究的局限,为深入挖掘汉代艺术创作中艺术形

象与精神诉求的深层互动提供科学的理论框架与

分析路径.

１　前图像志描述:植物纹样的形式
特征

　　本研究通过辨识和叙述纹样中的视觉元素,对
植物纹样的视觉特征和物理事实进行初步梳理,从
前图像志的视角对植物纹样的表征进行描述.
１􀆰１　纹样特征

１􀆰１􀆰１　茱萸纹

　　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茱萸纹有２种类型:
一是织锦茱萸纹,来自出土于一号墓北边厢的６３０７号

绢地长寿绣枕(图１);二是刺绣茱萸纹,来自出土于一

号墓内棺的１件绢地茱萸纹绣单衣(图２).绢地长寿

绣枕两侧的织锦茱萸纹造型抽象简洁,图案最显著

的特征是茱萸果实呈现正视、侧视角度的开裂干果

形态,枝叶简化为折线形状.绢地茱萸纹绣单衣上

刺绣的茱萸纹纹样以曲线为主,枝叶自由生长,或婉

转曲折,具有非常明显的三瓣花叶形状,果实呈现两

叶一果或一叶一果的异质同构造型.
１􀆰１􀆰２　变形藤本科植物纹

　　变形藤本科植物纹主要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

印花敷彩纱(图３),变形藤本科植物纹由枝蔓、蓓
蕾、花穗和叶组成,纹样外廓略呈菱形[６].图案线条

富于变化,S型枝蔓主干周围簇拥着漩涡状的叶片,
图案最下方为一颗分叉的花头.
１􀆰１􀆰３　树纹

　　树纹来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绢地铺绒绣残片

(图４),树纹的单元图案由１个黑色斜方格纹样及

其内抽象的树状纹样组成,树状纹样由３条横向线

条与１条竖向线条组成,横向线条中最短的一条与

树纹主干呈锐角,使整体纹样略呈三角形.

图１　绢地长寿绣枕照片及织锦茱萸纹纹样图
Fig．１　PhysicalphotooftheLongevityembroideredpillowon

juanＧsilkandthecornelpatternusedinbrocade

图２　绢地茱萸纹绣单衣的局部照片及刺绣茱萸纹纹样图
Fig．２　 Localphotoofcornelpatternembroideredsingle

garmentonjuanＧsilkandembroiderycornelpattern

图３　印花敷彩纱残片照片及变形藤本科植物纹纹样图
Fig．３　Remnantsofphotoofprintedandpaintedgauzeand

morphingvinebotanicalpattern

图４　绢地铺绒绣残片照片及树纹纹样图
Fig．４　RemnantsofphotoofcoffinＧdecoratingfragmentwith

completetreepatternembroideryonjuanＧsilkand
treepattern

６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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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􀆰１􀆰４　卷枝花草纹

　　卷枝花草纹有２种类型:一种来自马王堆汉墓

信期绣图案;另一种来自马王堆汉墓的乘云绣图案.
信期绣图案整体以云纹为主,卷枝花草纹为辅.根

据花纹的繁简程度,信期绣被分为信期绣Ⅰ型、信期

绣Ⅱ型和信期绣Ⅲ型３类.信期绣中的卷枝花草纹

多呈粗细变化、弯曲形成的钩形,且复杂多变,没有

特定的变化规律,呈现一种藤蔓缠绕之感,见表１.
乘云绣图案由凤首纹、穗状流云纹和卷枝花草纹构

成,根据花纹的繁简程度,乘云绣分为乘云绣Ⅰ型、
乘云绣Ⅱ型、乘云绣Ⅲ型和乘云绣Ⅳ型４类.乘云

绣中的卷枝花草纹数量较少,不同类型的卷枝花草

纹的形状差异也较小,外观基本呈花冠状,中间呈半

椭圆形,两边的图案呈带弯钩的卷曲状,见表２.

表１　信期绣中卷枝花草纹的图案分析

Table１　PatternanalysisofrolledbranchflowergrasspatterninXinqiembroidery
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信期绣Ⅰ型 信期绣Ⅱ型 信期绣Ⅲ型

纹样图

细节图

分析
红、蓝配色,枝叶弯曲成钩形,
并有刺状藤蔓,卷枝上有花蕾

黄、红配色,头部有卷曲枝蔓和花
蕾,尾部花草与云纹结合,卷曲拖尾

红、绿配色,卷枝花草纹整体呈团状
缠绕形态,枝蔓大幅度卷曲蜿蜒

表２　乘云绣中卷枝花草纹的图案分析

Table２　PatternanalysisofrolledbranchflowergrasspatterninCloudＧridingembroidery
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乘云绣Ⅰ型 乘云绣Ⅱ型 乘云绣Ⅲ型 乘云绣Ⅳ型

纹样图

细节图

分析
绿色,枝 叶 弯 曲 呈 钩
状,藤蔓卷曲有刺

赭石、绿两色,形似花蕾,
为一蕾两叶状,叶子有云
状感

红、蓝两 色,形 似 花 蕾,相
较于乘云绣Ⅱ型图案更加
饱满

黄色,中间部分呈半
椭圆形状,两边呈带
弯钩的卷曲状

１􀆰１􀆰５　蔓草纹

　　蔓草纹来自马王堆汉墓的长寿绣图案.田自

秉[７]认为长寿绣图案主要为云纹、花蕾和叶瓣,实即

茱萸纹,因此蔓草纹还可称为茱萸纹.长寿绣图案

由蔓草纹、穗状流云纹、花叶纹、凤鸟纹和龙首纹构

成,根据花纹的繁简程度,长寿绣可分长寿绣Ⅰ型、
长寿绣Ⅱ型、长寿绣Ⅲ型和长寿绣Ⅳ型４类.蔓草

纹常与云纹组合在一起,整体呈曲线型,随意弯曲成

卷,见表３.

７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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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３　长寿绣中蔓草纹的图案分析

Table３　PatternanalysisofcreepingpatterninLongevityembroidery
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长寿绣Ⅰ型 长寿绣Ⅱ型 长寿绣Ⅲ型 长寿绣Ⅳ型

纹样图

细节图

分析
绿色蔓草纹较为纤细,蔓
草纹上端的新生枝条呈
卷曲状,花叶点缀其中

蓝色 蔓 草 纹 较 为 饱 满,
棱角 分 明,枝 头 的 花 叶
更为稀疏

黄色蔓草纹与云纹融合后
图案更加饱满,枝条呈卷
云状

蓝色蔓草纹的卷曲处
姿态各异,叶瓣生长
其间

１􀆰１􀆰６　花叶纹

　　花叶纹一般可分为２种类型:一种来自马王堆

汉墓的长寿绣图案;另一种来自马王堆汉墓的对鸟

菱形绮(图５)图案.长寿绣中的花叶纹常出现在蔓

草纹周围,以填补纹样空白,其线条边缘圆润,图案

饱满,但相对较小,见表４.对鸟菱形绮中的花叶纹

又称菱形花叶纹,根据花纹的复杂程度分为２类:一

类简单,在菱形格的四角各有１个花叶纹,花叶纹花

苞较小,呈圆形,花叶伸向两边,叶尖往下弯曲,菱形

格的中间沿对角线上有１个“十”字交叉图案,“十”
字顶部均为单片叶纹;另一类复杂,整体由花叶组

成,呈近似椭圆的菱形,菱形中间为四瓣花蕊,菱形

的长端各伸出１个带２片叶芽的花苞纹[８],如图６
所示.

表４　长寿绣中花叶纹的图案分析

Table４　PatternanalysisofflowerandleafpatterninLongevityembroidery
图案类型及其分析 长寿绣Ⅰ型 长寿绣Ⅱ型 长寿绣Ⅲ型 长寿绣Ⅳ型

纹样图

细节图

分析
深红色,由三瓣状花朵
与卷曲的细长叶片构成

绛红色,由三瓣状花朵
与流云状卷曲叶片构成

绛 红 色,相 较 于 长 寿 绣

Ⅰ型图案 更 加 饱 满,叶 片
较短

绛红色,左图为具象花朵
形状,右图由三瓣状的花
朵与呈钩形的叶片构成

１􀆰１􀆰７　柿蒂纹

　　自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褐色花卉纹锦(图７)的图

案由柿蒂纹(图８)、枝叶纹、点纹、八角星纹组成.
柿蒂纹因形状像柿子,由分作四瓣的蒂而得名,其图

案呈四瓣对称分布,每个叶瓣“一尖两弯”[９],中间为

２个叠加的圆形图案,叶瓣中分别由１个较小的椭

圆图案点缀.
１􀆰２　排列组合形式

　　组合构图中,植物纹样呈规律式构图和自由式

构图两种形式,这种构图既延续了楚风对称、均衡、
连续的形式美,又结合了汉代道家思想和神仙思想,
打破传统布局,表现更为自由、灵动.

８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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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５　对鸟菱形绮纹样图
Fig．５　ApairofbirdsanddiamondＧshapedpattern

图６　花叶纹纹样图
Fig．６　Flowerandleafpattern

图７　花卉纹锦纹样图
Fig．７　Floralbrocadepattern

图８　柿蒂纹纹样图
Fig．８　Persimmonpediclepattern

规律式构图包含２种形式:一种是单元纹样在

水平方向左右反复、连续排列的二方连续构图,如茱

萸纹织锦的图案和对鸟菱形绮中的菱形花叶纹;另
一种是单元纹样在上、下、左、右４个方向,按照四方

连续或１/２错位阶梯连缀式排列的四方连续构图,
如刺绣茱萸纹、树纹、柿蒂纹、藤本植物的变形纹样,
排列上注重单元纹样的变化和错位穿插.

自由式构图是指单元纹样之间没有固定界限,

由于不受限制,图案由多个纹样组成,构成方式比较

自由,纹样融合十分自然,如乘云绣中的卷枝花草

纹、长寿绣中的花叶纹作为辅助纹样,出现在主纹周

围,排列在主干两侧,以填补空间上的空白.
１􀆰３　色彩应用表现

　　西汉时期有土德之说,土德代表着大地的德行,
因此这一时期更倾向于尊贵的黄色[１０],由于受到楚

国崇赤文化的影响,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植

物纹样的色彩主要以红色、绛红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绿色

和黑色为主,在颜色选择和搭配上汉代工匠表现出

了独特的审美智慧:冷暖色相互碰撞,色彩基调不浓

艳,呈现古朴沉稳和神秘浪漫两种风格.植物纹样

大都采用性能稳定的天然化合物作为颜料,例如印

花敷彩纱中,灰色印纹与暖灰色印纹的颜料为黑辰

砂和辰砂的混合物;蓝黑纹颜料为辰砂、绢云母和墨

的混合物;银灰纹颜料为立方晶系硫化铅和辰砂的

混合物;墨纹颜料来源于碳黑;朱纹颜料来源于辰

砂;白纹颜料来源于绢云母[１１].这些颜色的运用不

仅体现了墓主人当时身份的尊贵,还表明汉代时期

人们便已掌握很多矿物的特性.

２　图像志分析:纹样的意蕴含义

　　根据植物纹样在造型、排列、色彩方面表现的形

式表征,本研究结合民间故事、习俗及神话传说等对

植物纹样的寓意进行解释分析.
２􀆰１　茱萸纹:祛邪养生

　　汉代«神农本草经»载:“吴茱萸,味辛温.主温

中下气,止痛,咳逆寒热,除湿血痹,逐风邪,开腠理,
根杀三虫.”[１２]«西京杂记»载:“九月九日佩茱萸,食
蓬饵,饮菊花酒,云令人长寿.”[１３]这表明茱萸具有

一定的药用价值和驱邪功能.受楚地巫风的影响,
茱萸果实的药理属性与驱邪巫术功能共同构成了它

“辟邪护身”的寓意.黄褐绢地长寿绣药枕(图１)上
下两面均为茱萸纹绣,二方连续的排列方式暗含“生
生不息”之意;在长寿绣图案单元中,茱萸纹填充在

流云间的空隙处,寄托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祈愿.
２􀆰２　树纹:吉祥长寿

　　树纹虽然在姿态、颜色上都不如花卉纹样鲜艳

夺目,但其承载了更多民族精神的文化内涵,是生命

繁盛的标志,象征生命的绵长[１４].树纹的文化意蕴

可溯源到先秦至汉代的扶桑神树,«山海经􀅰海外东

经»载扶桑树为“十日所浴”的通天神木,承担沟通人

神职能的扶桑树承载着人们希望在离世后能踏入神

仙栖息的极乐之境,让生前享有的富足安乐、惬意欢

９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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愉在彼岸世界继续绵延不绝的愿望.至汉代,神仙

思想的盛行让人们开始从注重崇拜神的“升仙飞举”
转向注重人的“现世延寿”,树纹形态随之简化.
２􀆰３　变形藤本科植物纹:万代绵长

　　汉代初期,道家思想占据主流,主张顺应自然规

律,不强加干预,蕴含对生命的尊重及顺应自然的理

念[１５].道家强调天性自然的自我,主张人类精神上

的自由,人们崇尚自由随性的生活方式,推崇天然质

朴的审美风尚.除此之外,楚国浪漫主义色彩对汉

代的艺术也有一定影响,浪漫主义注重情感与精神

世界的表达,受其影响楚人对于自由和生命活力有

着天然的追求[１６].受这种思想的熏陶,变形藤本科

植物纹以S形或波浪形枝蔓为主体,通过菱形单元

四方连续的无限延展,形成连绵不绝的视觉效果.
这种循环往复的构图,既是对藤蔓自然攀附生长规

律的模仿,又隐喻了汉代人对生命延续的渴望.
２􀆰４　柿蒂纹:安康昌盛

　　柿蒂纹兴起于战国,兴盛在汉代,«酉阳杂俎»
载:“木中根固,柿为最.俗谓之柿盘.”表明柿蒂纹

具有坚固、结实的寓意[１７].同时,“事事如意”的谐

音赋予柿蒂纹美好的世俗祈愿,但其核心意蕴仍根

植于生死哲学,结合墓葬礼仪,表述死后希望自己的

家族依旧昌盛,世代绵长不断.
２􀆰５　卷枝花草纹:生生不息

　　卷枝花草纹的纹样形态类似缠枝纹,缠枝纹是

一种呈波纹状或漩涡状的植物纹样,一般以弯曲缠

绕的枝蔓作为主要结构框架,并搭配各式花叶、果
实,或仅由简单的枝蔓组成[１８].结合缠枝纹的寓

意,卷枝花草纹弯曲连绵,蕴含生生不息、万代绵长

之意.
２􀆰６　花叶纹:生命永恒

　　祈盼生命永恒以尽情享受现世生活是西汉乃至

整个汉代人的集体渴望.马王堆汉墓丝织品中的花

叶纹以长寿绣、对鸟菱形绮的寓意为载体,通过形态

与色彩的差异化设计,承载着汉代人对生命永恒、宇
宙秩序的多重寄托.长寿绣花叶纹与蔓草纹相互映

衬,通过纹样的组合强化蔓草纹蕴含的长寿、永生

寓意[１９].

３　图像学阐释:纹样的深层文化逻辑

　　讨论图像很大程度上就是讨论图像与人的关

系,脱离了人去谈图像是片面的,因此,解读马王堆

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需还原到具体的社会

情境,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.

３􀆰１　楚地文化的传承

　　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蕴含着楚

地巫风和道学文化基因.楚地巫风以“万物有灵”为
核心[２０],用象征性的手法,成为引导灵魂升天的道

具,植物在巫术的指引下被赋予超自然的驱邪功能,
如茱萸果实的药理属性受巫风影响具有“辟邪护身”
的祛邪寓意.老子道学思想将“道”视为万事万物的

起源,它与楚文化融合后,形成了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
物与我为一”的宇宙意识.这一思想不仅影响了汉

初的政治学说,还推动了汉代追求长生的神仙思

想[２１].在楚文化的影响下,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具

有一定驱邪功能和生生不息的宇宙观.
３􀆰２　神仙思想的滥觞

　　从«史记􀅰封禅书»来看,神仙之说起源于战国

初,后经秦始皇之揄扬至汉代而大盛,武帝的好仙相

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,不死和升天是汉代神仙

思想的两大特征[２２].汉代的神仙思想一方面在统

治阶级大规模寻仙活动的推动下不断高涨,为了解

决生与死的现实矛盾,寻求精神上的寄托,贵族统治

阶级将羽化升天转化成一种近乎纯功利性的诉求,
如黄褐绢地枕(图１)用茱萸纹、长寿绣中蔓草纹驱

邪长寿的纹样寓意与枕内填充物药理功能的结合来

抵御无形之“邪”,护佑延寿,驱邪养生,贵族阶级希

望这枕头既服务于现世的身体治理,又满足死后世

界的灵魂护佑需求;另一方面,神仙思想也深入民

间,成为平民阶层寄托长生与升仙美好愿望的一种

方式,在这一过程中,人与神的界限逐渐分离,神开

始被当作某种可以用来实现世俗目的的工具[２３],例
如树纹形态的简化,体现早期人们从“神”造物到

“人”造物的思想转变.
３􀆰３　易学阴阳五行思想

　　阴阳五行思想被当时人们用于阐释自然、上天与

人类间的相互作用[２４].马王堆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

纹样通过其形状、布局等元素,蕴含了阴阳对立统一、
五行相生相克及运化的思想,展现了古人对宇宙秩

序、自然规律的理解和表达,以一种艺术形式体现了

易学阴阳五行思想中关于天地、时空、万物运化的观

念.例如对鸟菱形绮中的花叶纹,简单型花叶纹在菱

形四角饰以花苞,花苞的闭合形态象征阴之收敛,而
中央 “十”字交叉纹构建起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模型,
在易学体系中,天为阳为乾,地为坤为阴[２５],两者通过

“十”字纹的空间划分实现阴阳分野,同时又以对称布

局形成对立统一的整体;复杂型花叶纹近似椭圆的菱

形外廓象征“天穹覆盖”的宇宙观.

０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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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􀆰４　权力身份的彰显

　　丝织品在汉代非常珍贵,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

不少精美的植物纹样丝织品,这些植物纹样丝织品

所采用的工艺技术水平极高,仅贵族及以上阶层才

有能力享用;植物纹样复杂多样,不仅是吉祥的象

征,还传达了逝者对升天的向往和对权力的崇拜;颜
色方面,丝织品多采用红色和赭黄色,绛色在汉代丝

织品中被广泛应用,赤色被视为通天之色,具有神圣

与吉祥的象征意义,秦汉时期用于表达尊贵与庄重,
象征着 权 力 与 地 位,赤 色 地 位 一 般 高 于 其 他 色

彩[２６],赭黄色色相介于赤色与黄色之间,即土德之

色与火德之色间,暗含五行相生动态和谐的哲学思

想,代表富贵与地位,象征“天命所归”.马王堆汉墓

出土的植物纹样丝织品在工艺、图案和色彩的选择

上都充分彰显了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

的身份等级,以及西汉社会的尊卑观念.

４　结语

　　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中的植物纹样拥有独特

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,是汉代工艺与思想

交融的代表.从形式上看,其抽象写意的造型与动

态构图展现了重意轻形的审美追求;从象征层面看,
茱萸纹的驱邪寓意、树纹的长寿隐喻及柿蒂纹的家

族昌盛祈愿都折射出楚地巫风与神仙思想的交融;
而纹样的色彩、工艺与空间布局则暗含阴阳五行思

想,彰显贵族阶层的权力,这些植物纹样不仅是装

饰,更是汉代人沟通生死、追求永恒的媒介,反映了

从神性崇拜向现世诉求的过渡.本研究通过使用图

像学研究法,揭示了植物纹样从表层艺术形态到深

层文化意蕴的逻辑关系,丰富了汉代植物图像学研

究的理论维度,为汉代纹样的数字化复原提供了理

论依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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